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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原创歌剧《大汉苏武》经

过多年酝酿、创作、排练之后，终于在8月18日公

演。来自全国的歌剧爱好者及歌剧界的专家学

者们齐聚一堂，共同欣赏了这部非常精彩、带有

特殊意义的闪光之作。

编剧党小黄写的剧本寓意深刻、简洁流畅，

很有逻辑规律和情感变化。党小黄以苏武出使

匈奴、北海牧羊、晚年归汉的整个经历为主线，塑

造了一个高风亮节的鲜活人物，弘扬了苏武身上

所具有的气节、操守和意志。

《大汉苏武》共分 3 幕，它像一部 3 个乐章的

交响乐，有着清晰流畅的结构体系。3幕之间的

联系是有机而富有逻辑性的，从第一幕的苏武出

使，第二幕的北海牧羊直至第三幕的晚年归汉，

其间无论是剧情叙述还是人物刻画，都牢牢地

“镶嵌”在一个统一的戏剧框架中。情节突出、结

构紧凑，是这个剧本比较显著的特点。

歌剧是用音乐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剧形

式。《大汉苏武》的曲作者是有着丰富歌剧创作经

验的优秀作曲家郝维亚，他的创作可以说实现了

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一是音乐的“歌剧化”。何谓歌剧化的音

乐？就是戏剧化的音乐、有机化的音乐。《大汉苏

武》就是这样一部完整的歌剧化音乐。这样说，

倒不是因为它采用了多少宣叙调，加强了多少整

体交响性，而是因为它真正是以音乐作为动力来

推动剧情发展的。整部歌剧的音乐语言完全处

在一种有机的动态中，其思维、架构都在统一而

富有逻辑性的设置中进行。

二是语言的“音乐化”。在歌剧中，语言与音

乐的关系永远是微妙的，它们既相辅相成，又彼

此影响制约。《大汉苏武》在这方面有了新的突

破。作曲家经过刻苦钻研，努力寻找到了汉语在

音调、音韵、音节方面的规律，最大限度地加强了

语言的音乐化。郝维亚是一位将歌剧艺术形式

“吃透”的作曲家，他善于将语言与音乐融汇贯

通，继而在戏剧的情节中展示音乐的魅力。

三是旋律的“动听化”。郝维亚在《大汉苏

武》的创作中，始终坚持以旋律为主导，以动听为

原则。他采用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相结合的方

式，大量吸取中国西北音乐的朴素乐风，以意大

利式的咏叹发展手法及细腻的和声处理为基础，

创作出了许多带有丰富性和可听性的优美旋

律。这些唱段的旋律抒情流畅，内在深切，人们

听后能够在心中产生出深深的依恋感。

四是借鉴的“多样化”。《大汉苏武》是一部大

歌剧，它的题材注定了其规模的庞大，作曲家在

创作中采用了西方正歌剧的形式，用整体交响性

加强了音乐的动力感，使整部歌剧在形式上达到

了壮观的效果，在气势上带来了震撼的感觉。

在《大汉苏武》中，人们能够听到西方歌剧特

别是意大利歌剧式的咏叹调、重唱及合唱段落，

还能够听到类似于瓦格纳叙述性对唱般的宣叙

调，二者间的结合非常自然。此外，剧中还有一

些介乎于咏叹调与宣叙调之间的唱段，它们有的

带有西北秦腔的味道，有的带有游牧民歌的味道，

这些乐句和段落穿插在剧中，不仅起到了良好的

衔接作用，还默默地反衬出音乐上的民族韵味。

而歌剧的二度创作指的是导演、指挥、舞美、

灯光、演员等人员的工作，他们的能力和表现亦

是直接影响歌剧演出成败的关键。

总导演陈蔚是目前中国歌剧舞台上非常活

跃的人物，她的执导风格是“大气磅礴，婉转细

腻”。她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准确地了解和掌握

编剧与作曲的艺术构思，继而运用自己丰富的想

象力对其进行艺术再加工。

舞美、灯光设计刘科栋、邢辛都是新一代的专

业顶级人物，他们的设计集古典与现代风格为一

体，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回味和身临其境之感。

指挥冯学忠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指挥家，演出

中他表现出了对整部歌剧娴熟的驾驭力。面对

舞台上的演员和乐池中的乐队，冯学忠镇定自

如，手势稳健，展现出了作为一名歌剧指挥家的

全面能力。

《大汉苏武》的主要演员除陕西省歌舞剧院

演员米东风、郝萌、何振等人外，还有来自北京的

薛皓垠、周晓琳、张海庆、彭康亮等人。两地演员

共同组成了一个强劲而庞大的阵容，他们的出色

表现为歌剧演出的成功提供了必要的专业保障。

我一直有一种看法和感觉，中国的原创歌剧

经过近几十年的不断努力、实践和打磨，如今该

到出精品的时候了。愿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大汉

苏武》这朵新花能够在中国歌剧艺术的百花园中

开得更加鲜艳、灿烂。

中国原创歌剧《大汉苏武》首轮演出告捷
—专家学者倾情品鉴寄语陕西歌剧再铸辉煌

歌剧《大汉苏武》让人感动、促人深思、发人猛

醒的不只是关于苏武的故事所含蕴的爱国精神和

民族气节，更是与这个宏大叙事并立着的一个大

写的人，是让人们高山仰止的伟大人格。

该剧的出新之处太多了，如具有历史感和民

族风情的服装和人物造型，如舞台美术设计的现

代主义风格和象征主义特色，一改以往歌剧舞台

的艳丽、豪华、实布景，在音乐设计上为主题和人

物性格、心理、情感量身制作，却又不失协调、和

谐的质朴和内敛，绝无喧宾夺主的自我张扬等

等，所有这些音乐舞台因素都恰如其分地统一在

为人物、主题服务的大主旨、大方向之下，表现了

导演陈蔚超凡的整体掌控能力。

歌剧是戏剧舞台艺术王冠上的一颗明珠，它

的主要构成因素既有戏剧，又有音乐，但它的根

本支柱部分仍然是文学，是人学，是对人物形象

的塑造、理解和呈现。《大汉苏武》最为突出的成

就，仍然是对苏武和李陵这两个历史人物的舞台

呈现所达到的思想精神高度。第一场第一幕苏

武的精神高度、思想高度、人格高度就卓然不俗：

当大汉王朝的皇帝、将军李陵和文武大臣，都在

为获胜的李陵欢呼庆功的时候，前战失利的单于

又卷土重来，再一次为国立功的重任又落在李陵

肩上。但是作为李陵好友的苏武却审时度势，提

出再战不宜，应该遣使议和，并信心满满接受了

武帝手中的节旄。大匈奴单于帐中，当议和的目

的已达到，似乎只等踏上回归途程的时候，却突

生变故，副使闯祸，单于大怒，使苏武的命运一时

大变。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苏武的人格力量得

到了极为充分的表现，先是不等单于杀他，即以

自杀来证明大汉使节的光明磊落，后又拒绝了单

于的高官厚禄，甘愿去冰天雪地的北海牧羊。骤

然临亡而不惊，利禄诱之而不动，折而磨之而不

变，这种坚守是国家使命、民族大义的气节，同时

也是一个在物质享受、精神摧残、生存压迫之下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人的信仰、情操和

人格境界。正是对这种精神情操的开掘，使《大

汉苏武》找到了和当代人们精神现实的连接点，

具有了全新的价值和意义。

《大汉苏武》美学的经典性，在于在历史和社

会以及人与人关系中触及了人的存在的两难处

境，人的选择的艰难和心理纠结。从国家和民族

的立场，李陵的投降匈奴无疑是一种不折不扣的

叛变行为，但是从人性角度，他的投降却又有其

情可悯的巨大痛苦在内。在被逼劝降苏武过程

中，他又透露了苏武的妻子、儿子、母亲也先后被

朝廷逼死的消息，这使在民族大义面前，坚守了

民族气节的苏武也因家庭的不幸，而陷入思念和

痛苦。也正是从这些真实而自然的人生两难中，

《大汉苏武》揭示了在黑暗的皇权政治之下忠臣

孝子及士大夫们的普遍处境。人格的高贵与卑

下、胸怀的广大与狭窄，造成了苏武、李陵两个世

交好友不同的人生归宿。这是《史记》之后千百

年来为无数的诗歌、戏曲都未曾触及的苏、李故

事的演绎，这是真实而具体的民族国家与忠臣孝

子的寓言。

8 月 18 日晚，历经 10 年酝酿、4 年打磨，由曾庆淮、尚长荣、赵季平担任艺术顾问的中国原创歌剧
《大汉苏武》在陕西西安成功首演。作为陕西原创歌剧“大汉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陕西演艺集团在完
成转企改制后推出的又一部歌剧力作，该剧集合了国内一线创编团队和众多歌唱家，在首轮 10 场演
出中，受到了专家、观众的一致好评。

在随后举行的专家研讨会上，来自全国音乐界、戏剧界、文艺评论界的 30 多位专家学者在充分
肯定《大汉苏武》的同时，积极建言，以促其打磨提高。现选取 7 位专家撰写的文章，择要发表，以飨
读者。

爱国主义情爱国主义情怀怀和伟岸和伟岸人格力量的凯旋人格力量的凯旋
居其宏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剧系教授、资深评论家）

自《张骞》、《司马迁》问世以来，陕西省歌舞剧院

又于近日推出《大汉苏武》。陕歌 30 年来连续创演

有较高质量的历史歌剧剧目，充分挖掘本地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这在我国各级歌剧院团中实属罕

见，充分体现出陕西省歌剧艺术家的使命意识和创

造意识。

歌剧《大汉苏武》根据历史真实，按照“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原则，构建了具有丰富戏剧内涵的人

物关系，以苏武和牧羊女索仁娜为一方、单于和李陵

为一方，彼此间围绕和平与战争、爱国使命、气节坚

守与背叛，展开了一场生与死的剧烈戏剧冲突，热情

讴歌了苏武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矢志不渝、顽强

不屈的伟大人格力量。

我们看到，剧中的苏武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光

明磊落的大汉和平使者形象。歌剧在汉匈连年征

战中开场，汉武帝听从苏武以和平友谊路线处理

汉匈关系的谏议并委派苏武出使匈奴，不料其和

平使命却因副使张胜擅自策反、阴谋败露而遭破

坏。震怒的单于威逼苏武投降，苏武当即拔剑自

刎，其坚贞不屈的气概不仅令高傲的单于肃然起

敬，也在牧羊女索仁娜的心中播下一颗爱情的种

子。单于见死亡并不能令苏武就范，乃将他流放

到偏远蛮荒之地，企图以生不如死的方式来消解

他的斗志。然而，苏武坚守和平使命而终不改其

志，为此也赢得了索仁娜忠贞不渝的爱情。两人

心心相印、彼此慰藉，成为这一段长达 19 年炼狱

般生命挣扎中唯一的暖色。及至汉匈两家和平大

局已定、单于以留下索仁娜和他们的儿子为条件

同意苏武归汉，从而将苏武再一次置于生离死别

的无尽煎熬之中。因此，当须发皆白的苏武持节

归汉时，是其和平使命的胜利、爱国主义情怀和伟

岸人格力量的凯旋。

郝维亚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作曲家。此前，我曾

看过他的音乐剧《花木兰》、动作音乐剧《大唐贵妃》

和歌剧《山村女教师》，此次应邀为《大汉苏武》作

曲，是他的第四部原创歌剧、音乐剧作品。我高兴

地看到，郝维亚是以高度职业精神和全面音乐戏剧

素养来从事他的创造使命的，为此，他不仅为全剧

几个主要人物设计了性格各异的音乐主题，而且他

对咏叹调、宣叙调以及各种声部组合的重唱、合唱

和乐队音乐的运用以及音乐在全剧中的戏剧性展

开，也渐达熟稔境界。同时他还将正歌剧的音乐形

式规范与陕西民间音乐元素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

现了历史题材、古代人物之现代化、中国化、戏剧化

的歌剧音乐演绎。

我特别赞赏剧中第三幕第一场的女声合唱

《春天来了》，郝维亚以纯净质朴的音调和晶莹剔

透的和声织体，表现了牧羊姑娘们对于春天草原

美景的咏叹，为紧接而来的索仁娜咏叹调《啊，太

阳，我的太阳》描绘出一幅春意盎然的情感背景。

此外，剧中还有一首男声合唱和多首不同声部组

合的重唱，也都承担着不同的戏剧使命并具有各

自独特的色彩。

当然，由于歌剧《大汉苏武》是首度搬上舞台，

其一度创作的整体成就已经为该剧的进一步加工打

磨构筑了一个高水平、高格调的艺术平台，在近年来

的歌剧创作中，能在首演阶段就能具有如此良好

基础的剧目为数甚少。但要将它真正锤炼成为站

得住、留得下、传得开的歌剧精品，无论剧本创作

还是音乐创作，都有一些艰苦细致的修改提高工

作可做。

在剧本创作上，还应加强对于苏武形象的刻

画，特别是对苏武“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

的描写，要在逆境求生的深层含义上做进一步挖

掘；在李陵劝降一场，应突出苏武对于和平使命的

坚守和爱国主义情怀的揭示，以求在这两个人物

的对比中令苏武的形象更加丰满；在苏武与索仁

娜的爱情描写上，不仅要使爱之萌发、情之展开的

过程真实流畅、衔接有机，更有必要加入一些动人

的细节描写，方使这段跨国恋情显得可信可亲、撩

人心弦。

在音乐创作上，可喜的是，目前作曲家为本剧

首演版所勾画的音乐蓝图、搭建的音乐戏剧性展开

的宏观框架已基本成型。然而，除了强化人物音乐

主题及其发展的连贯性和人物音乐形象刻画的统

一布局之外，还要在细部结构上，尤其在几个主要

人物咏叹调的写作上，更要选定人物内心情感倾诉

的一两个喷涌点，在加强旋律的如歌性、动情性方

面狠下功夫，要让台下的歌剧观众为之动容，与剧

中人一起歌哭——这才是中外歌剧咏叹调创作的

至高境界。此外，作曲家重视运用重唱来展开戏剧

性，这是一个重要优点。不过，倘在戏剧性重唱的

声部结合和展开形态上更讲究综合音响的清晰性，

则本剧的重唱创作可望有新的突破。

这个这个““苏苏武武””诞生在西安诞生在西安
蒋 力 （中央歌剧院创作室主任、资深评论家）

创作过歌剧《仰天长啸》和《霸王别姬》的作曲家

萧白，曾想以苏武牧羊的题材作为他歌剧三部曲的

终篇，然又止步于苏武，他的理由是：总不能让苏武

对着一群羊去唱咏叹调吧？此话不无道理，但也有

自我解嘲的成分。今天，苏武面对着羊群，确实唱出

了他的咏叹，而且这咏叹是这么贴切、这么精彩、这

么感人！

8月19日、20日，我连续两个晚上都坐在西安的

人民剧场里，观看了陕西演艺集团出品的原创歌剧

《大汉苏武》。在听到苏武的这段咏叹调时，我想到

多年以前萧白的那句话，同时让我感慨的是：歌剧

《大汉苏武》就应当诞生在西安。排演过歌剧《张骞》

和《司马迁》的陕西省歌舞剧院，不排演苏武是没有

道理的，不把苏武排演成功也是没有道理的，这是陕

歌的责任，更是陕歌的担当。

看过第一场戏后，我急切地索来编剧党小黄的

剧本，这说明我不仅认可这个剧本，而且想细细阅

读其文字。我惊讶于剧作家的是，党小黄第一次写

歌剧脚本，竟如此驾轻就熟、成竹在胸。剧本的文

学性、戏剧性、抒情性和歌剧化应有尽有。于此又

让我想起，几年前看歌剧《杨贵妃》时，我曾对编剧

大失所望。我当时曾想：西安的编剧难道只有这个

水平，连判断力都丧失了吗？当然，陕西也有非常

优秀的歌剧编剧，如《司马迁》的编剧张平，可惜

他英年早逝，未尽其才。如今得识党小黄，颇有

相见恨晚之叹！歌剧理论家居其宏评价这个剧本

的特点是“大处不虚，小处不拘”，相当准确。剧作

家欧阳逸冰更是看到构思的巧妙：战争与和平、坚守

与放弃、无畏与失节、胜利与羞愧，处处有戏，能不

成戏乎？

作曲郝维亚是我在此之前把握不准的可以写歌

剧的作曲家，《大汉苏武》无疑是他歌剧创作中的一

座丰碑。我以为，这部歌剧的成功，缘于几方面的因

素，一是他到意大利进修了歌剧创作专业，二是他10

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歌剧、音乐剧写作，三是他的籍贯

为陕西，四是他对主创团队合作伙伴的尊重。缺其

一点，这部戏都难成为今日之《大汉苏武》。

导演陈蔚成功地执导了歌剧《红河谷》后，更加

炙手可热。她不是第一次与陕歌合作，她的艺术简

历中提到的代表作品就有歌剧《司马迁》。重回西

安，她已不是单枪匹马，而是携创作团队而来，这个

团队中的数位（如舞美设计刘科栋、演员张海庆等）

都与她多次合作，成功概率也甚高。我从《大汉苏

武》中几次看到陈蔚的代表作《再别康桥》的影子，包

括三点：一是舞台正中上方悬挂的巨大的汉像，仅止

于头，夸张、写意，是汉文化的一个符号，落下放平、

头像朝下后又能变成一个平台，发挥另一层作用。

它让我想到的是《再别康桥》中的斗拱，但斗拱只象

征古建筑及其古典美，再无他意，汉像则身兼二职。

二是张海庆扮演的李陵，降于匈奴，最后受命要做的

事是替单于开劝苏武，他惭愧不已，舞剑自责，最后

仰倒在地，唱出忏悔的心情。《再别康桥》中，躺在地

上唱的是薛皓垠扮演的徐志摩，那是平躺，这次的舞

台是斜坡，估计至少三四十度，张海庆头在低处，唱

时的难度更大。三是秦腔开场和收底，秦腔花脸演

员李志翔和青年舞蹈演员徐文昊一唱一做，犹如双

簧，形影不离，像《再别康桥》的诵者，但比诵者的戏

少。少而精，精到令人惊叹。这3个成功的例子与舞

美设计者及演员本人的努力分不开，但亦不能忽略

导演的作用，尤其应看到导演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

而做出的再探索。

苏武的唱段很多，消耗很大。米东风的努力、薛

皓垠的优秀，观众尽在眼中。我意外的是，这个戏推

出了一个名叫郝萌的女演员，扮演匈奴女子索仁娜，

声音舒展抒情，表演不温不火，可以说是陕歌青年一

代的佼佼者。

歌剧《大汉苏武》有它的高度、厚度，有它的品

质。我希望能精心打磨、运作，让它走进明年的中国

歌剧节，让它走向世界。

《《大汉苏武大汉苏武》：》：聚聚焦下的闪光之作焦下的闪光之作
景作人 （音乐评论家）

唱响爱国唱响爱国主义主义的黄钟之鸣的黄钟之鸣
孙豹隐 （知名评论家）

千里冰封，寒风飞雪，在肃杀酷冷、悲怆苍凉的

贝加尔湖畔，飞扬起“泪水留在故乡，思念留在心

上。听胡笳声断肠。母亲啊母亲，符节啊符节，赐给

我所有希望，给我咬牙活着的力量，不管回家路多

长，我看见，看见白发苍苍，我那白发苍苍的母亲，我

看见八百里秦川，我看见故乡，我要回到家，回到家

乡”那穿石裂帛的一咏三叹！苏武，这个顶天立地的

大汉英雄，呐喊着，呼啸着，屹立在舞台中央。时代

精神的吹拂，爱国主义的象征，蔚然壮观的气势，黄

钟之鸣的音符，强强联手的团队，烘托起壮怀激烈的

剧场氛围，迸发出感动心灵的震撼力，点燃了观众炽

热而升腾的情绪。中国原创歌剧《大汉苏武》惊艳亮

相，释放出了浓郁浑厚的戏剧效果。

歌剧本质上音乐统领一切，但离开了跌宕起伏

的戏剧冲突，缺少了剧本的思想深度和诉求，无法成

就一部精彩的歌剧。《大汉苏武》的剧本历经“七稿八

稿，没完没了”的反复修改，打磨提升，奠定了卓尔不

群的大戏框架和艺术视角。剧本以爱国主义的红线

贯穿始终，人物形象鲜明、情节集中凝练、线条疏朗

明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状写历史人物又跳出

了某些历史剧的那种拘谨，讲述了一个惊天地、泣鬼

神的故事，活脱出来一个宁死不屈、执节守忠的汉

子。通过一个人气节的张扬，传递出一种民族风范

和永恒的爱国主义精神。

剧本中，苏武当然是英雄人物，但剧本在浓墨重

彩描摹苏武形象的同时，不忘对苏武性格做立交桥

式的诠释，为英雄形象铺垫了更多普通人的情愫。

他的身上既有高蹈的志向，也不乏真情的流露、无声

的悲伤。那可贵的坚守与信念，正是依附于这种血

肉饱满的躯体之上。苏武的形象是高大的，也是朴

素的。他的主流行为没有过度渲染，也鲜见刻意雕

饰。剧作家的匠心独运还表现在添加了牧羊女索仁

娜与苏武的爱情篇章；设计了大单于出于对苏武忠

诚的感叹和敬畏而放他回去的心路；构建了李陵归

宿的全新线索……这不仅具有那种“艺术家的勇

敢”，而且在特定的舞台情境中显得合乎情理。李陵

的自刎，无疑具有伦勃朗式的浓烈色彩，爱国主义的

主旋律在鲜蹦活跳的行动中高歌唱响。

歌剧以音乐为其表现情感的重要手段。导演与

作曲的创造性演绎，出色完成了《大汉苏武》的二度

创作。这台大戏，浓烈的当代意识贯穿舞台，观众既

感受到了那种古希腊歌剧的大气磅礴、真实感人，又

领略到了并非全然是洋腔洋调的民族风格、民族气

派。它不啻是一台厚重而不笨重、古朴而不陈旧、经

典而又时尚的中国原创歌剧。《大汉苏武》的音乐高

蹈震撼，在古典与现代、高雅与华美、多元与创新诸

节点上找准了音符的落脚点。整个音乐以独特的艺

术气质、视觉与听觉的融合实现了与观众的沟通，借

助戏剧层面的文化悟性与形象塑造的展示来表现魅

力，渲染出唱演俱佳、情感真挚的音乐效果，达到了

歌剧的音乐性与歌剧的戏剧性相辅相成的境界。歌

剧中融入秦腔音调，将西部民族音乐那种豪放、深

沉、悲壮、苍凉的表述手法铺就歌剧的底色，为贴切

地表达主人公的思乡思国之情注入了涌动的情愫。

《大汉苏武》所蕴蓄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传递社会正

能量的有机载体，其美学价值、时代意义理所应当得到

赞扬。

以西洋音以西洋音乐乐，，唱中国故事唱中国故事
李 震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陕西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陕西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发祥地，从汉代百戏到

作为戏曲鼻祖“老郎”的唐明皇李隆基开创梨园行，

再到与文人戏曲昆曲并置的草根戏曲秦腔，陕西孕

育过中国戏曲最早的胚胎。陕西也是古典戏曲现代

化的起始地，从延安时期民众剧团编演的秦腔现代

戏《中国魂》，到眉户现代戏《十二把镰刀》、《梁秋

燕》，再到今天的《西京三部曲》，陕西最早将古老的

戏曲形式与现代生活结合在一起，而且一直引领着

戏曲现代化的进程。陕西也是中国本土歌剧的出发

之地。作为从西方舶来的一种艺术，歌剧本土化的

最早尝试，开始于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延安时

期的艺术家们从边舞边唱的秧歌中找到了中国式歌

剧的创造灵感，于是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秧歌

剧”诞生了，进而以《白毛女》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本

土歌剧诞生了。《白毛女》成功地将西洋歌剧的形式

与以河北民歌、陕北民歌为代表的中国民间音乐融

为一体，开创了中国本土歌剧的第一种经验，即西洋

歌剧的形式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内容相结合的模

式。在此模式中，出现了大批国人耳熟能详的歌剧

《小二黑结婚》、《江姐》、《刘三姐》、《阿诗玛》、《洪湖

赤卫队》、《刘胡兰》等等。

今天，又是在陕西，《大汉苏武》开创了中国本土

歌剧的第二种经验，即“以西洋音乐，唱中国故事”的

模式。这种模式与第一种模式有着很大的区别。以

《白毛女》、《江姐》、《刘三姐》为代表的第一种模式只

借鉴了西洋歌剧的表演形式和舞台形式，而所唱音

乐主要来自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基本上与西洋音乐

无关，而且还融合了一些话剧式的对白。《大汉苏武》

的音乐则基本上是西洋歌剧的咏叹调和宣叙调，大

量采用西洋音乐中的三声部，甚至四声部重唱，而且

没有一句对白，剧情全部用对唱来推动。尽管融入

了一些中国特有的音乐元素（如埙）和中国西部音乐

的粗砺、豪放的风格，但从音乐的总体调式和类型来

说，基本上和中国音乐无关。而之所以还将《大汉苏

武》称为本土歌剧，则是因为这种西洋音乐唱的是最

中国的中国故事。《大汉苏武》所咏唱的故事不仅在

中国家喻户晓，而且代表了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信

念和与西洋人迥异的价值观。

这种以西洋音乐唱中国故事的模式，使《大汉苏

武》成为一部标准化的歌剧，成为最像歌剧的中国歌

剧，也成为对中国的作曲家来说难度最大的歌剧。

它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和勇敢的探索，不仅标志着其

主创团队和演出团队在当今汹涌澎拜的商业化浪潮

下创作经典艺术的勇气和胆识，而且，在歌剧这一难

度最大的艺术门类中，勇于创新、大胆探索，开创了

歌剧本土化的一条路径。

任何一种新的模式的诞生都是一种收获和贡献，

却并不意味着对旧模式的否定。对于中国本土歌剧

而言，两种模式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一种模式

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现代化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

的。《白毛女》对河北民歌、《江姐》对婺剧和川剧元素

的提纯和升华，《刘三姐》和《阿诗玛》对西南少数民族

音乐的传播，都堪称典范。《大汉苏武》代表的第二种

模式则以中国故事拉近中国观众与西洋经典音乐、西

洋标准歌剧的距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人审美视

野的拓展。久而久之，也是对中国民族音乐的丰富和

发展。中国的艺术一直存在雅与俗之争，其实二者是

满足不同审美需求的不同的艺术类型，并不对立。因

此，《大汉苏武》的最大贡献，应该是开创了歌剧本土

化的新的经验，开辟了中国本土歌剧一条新的路径。

《《大汉大汉苏苏武武》》即席谈即席谈
肖云儒 （知名文化学者）

在歌剧《大汉苏武》一开始，匈奴的单于就称苏

武为“灿烂的恒星”。“恒星”，这是我们剖析苏武也是

剖析全剧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恒星不是行星，不是

反射别人的光明。恒星不是彗星，以沙粒般的个体

聚合成光带。恒星更不是流星，耀眼的光芒瞬间即

逝。恒星是以庞大而独立的个体，放射出自己的、内

在的、恒久的光明，去照耀别的星球、别的生命。歌

剧的编导、音乐、演员正是倾其全力将苏武当做一颗

恒星来塑造的。

艺术家对经典歌剧的抒情本质有着深刻的理

解。他们一步步简化和淡化故事情节，一步步将人

物内在精神中那些对人生、对生命具有永恒意义的

东西，譬如人要有尊严地活着、要忠诚地坚守等等，

提炼、聚焦、放大和升华。苏武 19年的坚守，便超越

了传统戏剧故事的情节、题材的层面，也超越了狭隘

的民族主义和具体的爱国思乡层面，而进入了人生

价值和生命意义层面。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格尊严

的分量，忠诚守信的分量，执着坚守的分量。这是超

越历史和地域、民族、国家的精神力量，是整个人类

在自己的精神历程中所景仰和追求的境界。

我不由得把这部戏当做人格寓言来读。这是

《大汉苏武》给我最深的印象。

若以“大汉三杰”张骞、司马迁、苏武作为一个三

部曲来看，司马迁的人格受到汉武帝施予的常人难

以承受的侮辱，却顽强地活下来，坚韧地执千秋之史

笔，完成了“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在《史

记》中，他再次冒着生命危险记录、褒贬了汉武帝的

功过与是非，终于以“史格”拭净了“帝格”的晦暗，从

而拯救了自己被侮辱的人格。当汉帝不明真相、不

问就里杀了苏武全家，“帝格”又一次晦暗，苏武不因

个人的失亲之痛和皇帝的失察而生怨恨，依然信守

对国家、民族的承诺，持节不变。他是以人格支撑了

国格的。是的，这里似乎不是进击的力量，而是尊

严、承诺和等待的力量，却比进击更有威严、更打动

我们，真正是“内圣外王”呀。

也许对苏武内在的精神力源开掘还不很够，尤

其作为主题象征的道具——符节，入戏较少，赋予内

在的戏剧动作较少，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也要看

到孤悬域外的苏武，并不是孤胆英雄。单于的诱逼、

汉帝的反激、李陵的前鉴和索仁娜以及老额吉的爱，

都从不同向度上充盈了他的内心，从正面、反面、侧

面给他以精神力量。

全剧交响音乐高度西方歌剧化，却又时不时以

民族、地域乐器如二胡、埙来呼应，在中西两极的艺

术张力中开掘新的表现力，显示出作曲家对歌剧音

乐的深度理解与创新活力。唱词拒绝了戏曲强制性

的排比和韵辙，也远离了现代一些民族歌剧唱词的

华丽和铺张，极尽日常化、口语化，却又在淡如说话

的句子中表现出很高的文学素养和散文之美。歌剧

唱词具有散文美，那是何等高贵！

“大汉三部曲”的主角，城固张骞、韩城司马迁、

武功苏武，都生长于秦地，表现出秦地文化自古以来

追求崇高、坚忍不拔的内质，更暗示了秦地对大汉人

格、中华人格积极而又深度的涵养。

舞台艺术演绎富舞台艺术演绎富有时有时代精神的苏代精神的苏、、李故事李故事
李 星 （著名评论家）

开场开场

苏武得知可以回国苏武得知可以回国 索仁娜不知苏武去向 李陵兵败归服单于李陵兵败归服单于 匈奴单于匈奴单于 李陵与苏武离别李陵与苏武离别 李陵主张攻打匈奴李陵主张攻打匈奴 苏武护大汉符节苏武护大汉符节 匈奴单于要苏武归服匈奴单于要苏武归服 索仁娜拯救苏武索仁娜拯救苏武


